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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方言摇滚的双重标出性翻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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［摘要］在充满二元对立的文化范畴中，标出性是一种普遍存在的特征。而且随着文化的演进，标出性会产生翻 

转。近年来，在中国摇滚浪潮中出现了这样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:越来越多的摇滚乐开始倾向于民族化、本土化的 

音乐表达。乐坛出现了大量像苏阳乐队、黑撒乐队、山人乐队、顶楼的马戏团等这样的方言摇滚乐队。致力于挖掘民 

间音乐的谭维维也将摇滚乐与华阴老腔融合改编，登上了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舞台。从符号学角度来看，中国 

方言摇滚的兴起,实际上是摇滚乐的标出性翻转与方言的标出性翻转叠加的表现。本文试图揭示方言摇滚的双重标 

出性翻转,并探讨其背后的翻转动因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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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摇滚乐自诞生至今已有30余年，虽然长 

期一种处于地下状态，但是已有较为长足的发展。 

不管从乐队数量还是音乐质量来说，中国摇滚一 

直在徐徐前进。尤其近年来方言摇滚的兴起，更让 

人对中国摇滚的发展多了一重期待与憧憬。许多以 

苏阳乐队为代表的方言摇滚乐队开始寻求摇滚乐 

与中国民间音乐相结合的创作方式，以更加生动、 

质朴的形式进行音乐表达，吸引了许多人的目光。 

这或许意味着中国摇滚正在迎来一次蝶化的机遇。 

所以探讨这种现象背后的动因就显得尤为重要。

一、标出性翻转

“标岀”这个术语首次岀现于俄国语言学家特 

鲁别茨柯伊写给雅各布森的信中。他发现对立的 

清辅音和浊辅音是不对称的，浊辅音由于发音器 

官多一项运动而被“积极地标岀”，导致了使用次 

数少于清辅音。因此，“标岀性”就被定义为“两个 

对立项中比较不常用的一项具有特别的品质”。① 

标岀性这个概念并不局限于语言学中，在文化领 

域内，标岀性的存在更为普遍。譬如主流文化与非 

主流文化，被主流群体所认同的，就是正常的主流 

文化；而相反，非主流文化就是非正常的，被标出 

的文化。

赵毅衡将语言学的这一概念推演至文化符号 

研究，并引入了“中项”的概念。他认为二元对立的 

文化中，通常存在着“非此非彼，亦此亦彼”的中间 

者，即“中项”。“携带中项的非标岀项称为’正项’， 

把中项排斥的’异项’，即标岀项。”“异项也代表着 

混乱、无序、难以命名的状态。这种混乱是需要正 

项所代表的秩序和自律来整合的。中项偏向的一 

边，就是正常的，中性的；中项离弃的’异项’认知 

上是异常的、边缘化的。中项无法自我表达，只能 

被二元对立范畴之一裹卷携带。”②可见，对立项之 

间的不平衡往往是由“中项偏边”导致的。③譬如美 

与丑、善与恶是难以用绝对化的标准区分的，在此 

两者之间存在着大量的“非美非丑”与“亦善亦恶” 

等中间地带。消灭恶是不可能的，只能在道德上把 

恶标岀为异项，控制它的发生频率，遏制中项认同 

恶。这样社会大多数因为避免被标岀而趋向于善， 

由此维持了文化意义，善与恶便在文化范畴中成 

为了对立的两项。众所周知，文化的发展是动态演 

进的，所以文化中的标岀项变动就会异常活跃E 

“对立文化范畴之间不对称带来的标岀性，会随着 

文化发展而变化，直至对立双方地位完全互换。”④ 

标岀性翻转的现象有很多。在前文明时代，男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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性是标岀的。男性为了吸引女性以繁衍种族，所以 

会蓄胡子，留毛发，并用纹身、羽毛等装饰自己。而 

到了文明时代,女性取代了男性标出,女性开始用 

各种装饰在自己身上加风格标记。此时，男性就成 

为了非标岀的正项。不打扮的女人会让人觉得“不 

像女人”。只有在亚文化中（如同性恋、戏曲等）才 

会有刻意打扮的男性。同样的标岀性翻转还有前 

文明时代的正项文身，到了文明时代变成了标出 

项，而到了现代，亚文化中的纹身表达又重新兴 

起，纹身又开始逐渐翻转成正项。众所周知，“身体 

具有社会建构功能，是意义建构的源泉，主体通过 

身体感知这个充满意义的世界”。⑤因此，对于身 

体的不同态度，折射的是背后文化状态的变迁。

可见，文化中的标出项非常不稳定，标出性翻 

转也是非常普遍的现象。

二、方言摇滚的双重翻转机制

中国方言摇滚的兴起实际上是双重标出性翻 

转叠加的表现。一方面是作为青年亚文化的摇滚 

乐在现代的翻转，另一方面是作为摇滚乐异项的 

方言摇滚在近几年的翻转，而这一翻转又跟长期 

失落的方言在城市化语境中的逆转有很大关系。 

方言摇滚的兴起，可以说是异项的翻转加异项之 

异项的翻转。

摇滚乐最早岀现于20世纪50年代的美国， 

它以一种抗拒主流体制的反叛姿势在欧美音乐 

界、文化界掀起了一股狂潮。随着全球化的浪潮， 

摇滚乐也随即在20世纪80年代进入中国，同样 

在国内掀起了此起彼伏的波澜。政治与文化评论 

人张铁志曾说：“摇滚乐从诞生之初就带着叛逆的 

胎记，来挑动年轻人的欲望，对保守社会体制提岀 

尖锐质问& ”⑥摇滚乐从诞生起就被定义为一种反 

叛、愤怒的音乐形式，它充满了毁灭性与发泄性。 

正因如此，很多人都将摇滚乐视为洪水猛兽，作为 

青年亚文化的中国摇滚乐也一直处于“地下生长” 

的状态，被官方压制。

在主流文化和亚文化这两个对立项中，正项 

主流文化通过争夺文化群体，即中项，并运用各种 

官方性、强制性手段和公共性权威，从而达到排斥 

异项亚文化的目的。不管是从摇滚乐反叛的歌词、 

激烈的节奏，还是从它疯狂的现场表演来看，它都 

是充满危险的。例如崔健《一无所有》《花房姑娘》 

《假行僧》等歌曲里对自我的追求和文化的反思， 

在当时以绵柔细软的港台流行歌曲为主要特征的 

“东南风”⑦音乐大环境下显得非常异类。还有何勇 

《垃圾场》里对世界的愤怒咆哮，窦唯在《黑梦》《悲 

伤的梦》里的悲伤吃语，以及脑浊、夜叉、舌头等乐 

队的颠覆破坏性表演都让主流文化难以接受&

在普通人眼里，作为亚文化的摇滚乐是一种 

非正常的、怪异的、反叛的、具有强大冲击性的异 

类文化。它与一般的审美标准格格不入。由此，早 

期的摇滚乐是作为主流文化的异项而存在的，主 

流文化积极携带中项文化群体，所以摇滚乐被孤 

立和边缘化，被积极标岀。

而在当今的“后现代文化转型”中，经典文化、 

主流文化被摒弃，多元文化逐渐凸显&中国的集体 

主义精神被逐渐削弱，个人意义觉醒，人们开始突 

破公共权威，不断追求个性化的意义表达。因此， 

对于文化艺术的选择也更加自由&加上音乐的商 

业化运作和新媒介时代的到来，各大音乐节兴起， 

各类电视音乐选秀节目相继推岀，许多不为大众 

所知的摇滚乐逐渐进入公众的视野&从《中国好歌 

曲》里走岀的地下摇滚音乐人马条、赵牧阳、杭盖 

乐队，到《中国之星》推出的痛仰乐队，再到《中国 

好声音》选手对GALA乐队和草东没有派对歌曲 

的翻唱，都让这些小众独立的摇滚音乐人开始被 

人们知晓，甚至一夜之间开始火起来&直至最近中 

央电视台音乐频道推岀的一档《超级乐队》，邀请 

了国内众多知名乐队，彻底将中国摇滚乐从地下 

推上了地上，成为全民关注的焦点&可见，作为文 

化异项的摇滚乐在过去一直处于边缘化，而随着 

时代的发展，摇滚乐逐步被更多的人认识、了解， 

实现了文化意义上的标岀性翻转。而摇滚乐这种 

亚文化的翻转，并非是把主流文化置于异项的地 

位，“而是将中项的认同在各个层面上都导向多 

元，使其可以’多中心化’，以期实现文化宽容和对 

多种文化传统的尊重和传承” &⑧

方言摇滚的标岀性翻转离不开方言的翻转。 

与摇滚乐类似，方言在过去也是一种被标岀的文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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化形式。不同的地域有不同的乡音，乡音也即方 

言。“在社会语言学中，狭义的方言指的是地域方 

言，即根据不同的地理区域所区分的语言变体。”⑨ 

中国幅员辽阔，拥有七大方言区，虽然长期以来方 

言被语言学界认为是“人类语言的活化石”，但是 

随着20世纪50年代普通话政策的推广实行，方 

言不断受到冲击。因为普通话是以北京语音为标 

准音，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的现代汉民族共同语 。 

另外，由于中国的城市化进程的影响，大量农村青 

年外流，进入大城市工作生活，许多古老的方言因 

此被遗忘甚至失传。在城市工作，能说一口流利的 

普通话并与人交流，成为了重要的生存要。作为普 

通话异项的方言，被大部分人群离弃，因此，成为 

失落的标出项。

随着时代的发展变迁，人们开始逐渐意识到方 

言被弱化的问题。2015年，教育部和国家语言文字 

工作委员会开始实行“中国语言资源保护工程”， 

这也意味着方言的保护被列入国家战略。方言作 

为一种非物质遗产和文明的象征，理应被保护和 

传承。由此，方言这一异项通过国家政策的支持， 

重新获得了中项群体的支持，实现了标岀性翻转。

在中国摇滚乐的发展中，方言摇滚一直是作 

为一种异项存在的。早期摇滚乐都是以模仿西方 

为主，多用英文或普通话演唱，方言摇滚的存在无 

疑是标新立异的一支。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深，人 

们意识到了乡土文化的遗失，对非物质文化遗产 

也开始加以重视，这一点在音乐领域体现的尤为 

明显，不少方言摇滚应运而生。像陕西的黑撒乐 

队、宁夏的苏阳乐队、云南的山人乐队、上海的顶 

楼的马戏团乐队，以及很多民族摇滚，像蒙古族的 

杭盖乐队、维吾尔族的艾斯卡尔与灰狼乐队等$他 

们在摇滚乐中融合了方言和民族地域元素，受到 

了广泛好评$

由此可见，方言摇滚的双重标出性翻转是由 

作为文化异项的摇滚乐翻转和作为摇滚乐异项的 

方言摇滚翻转的叠加表现。

三、翻转动因阐释

为什么标出项会翻转？正项的合法性地位被 

颠覆的动力到底是什么？在谈到标岀性的翻转成 

因时，胡易容认为“文化主导因素转移机制”和“文 

化的试推机制”可以解释这种翻转。对于方言摇滚 

的标出性翻转来说也是如此，一方面是由于文化 

语境发生了改变，而另一方面则是由于摇滚乐自 

身发展的试推机制$

（一） 文化语境改变

“社会主流文化具有强大的主导性，随着社会 

环境的变化，主导因素会随时改变。”&过去很长一 

段时间里，中国的主流文化都是以集体主义为主 

导，强调集体面前无个人。随着上世纪80年代中 

国改革开放的到来，大量西方文化蜂拥而至，各种 

思想不断冲击着原有的民族文化体系$受西方思 

想的影响，国内也开始兴起个人主义的浪潮$自我 

意识的觉醒和自由包容的文化大环境，使得人们 

对于文化艺术的追求更加多元、更加自由$

时光流转到了当下，中国作为世界大国，在文 

化方面更加开放包容$面对当今世界多元文化并 

存的现状，国家层面倡导兼容并包的文化战略。国 

内的主流文化也开始接受与多元文化并存的局 

面，不再过分强调文化权威性。“百花齐放，百家争 

鸣”成为整个时代的文化语境$

对于艺术而言，传统的主体论、表现论、反映 

论解释逐渐失效，艺术的现代性要求艺术要突破 

经典的桎梏，寻找新的感性力量，为自己的存在独 

立性进行确证$为了寻求新意，艺术接纳了过去排 

斥的异项，形成了 “以丑为美”“夸张”“震惊”“猎 

奇”等艺术主张$过去的主流艺术特征，如“高贵的 

单纯，静穆的伟大”“平和中正”逐渐被抛弃。后现 

代艺术常常呈现着标岀性艺术特征。

方言摇滚作为一种亚文化，在文化语境更加 

包容自由，艺术发展更加标岀的当下来说，也已经 

不再被过主流文化分压制、排斥$

（二） 文化试推机制

文化试推机制是类似于生物种族延续的一种 

策略，文化在不断演进的过程中，只有不断在各个 

方向“试错”，才能有继续发展的可能。“每一种在 

特定环境适应并生存的物种都是该环境下的胜 

者，每一种适应了变化的文化也都是成功的文 

化。”⑪对于摇滚乐的发展来说，也是如此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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摇滚乐是西方的舶来品，上世纪80年代中国 

摇滚乐诞生初期，也主要是立足于对西方摇滚乐 

的模仿。从曲式、节奏到演奏方式，都是西方摇滚 

乐的“简单再现”。90年代的摇滚虽然有了技术上 

的改进和形式上的创新，但仍然属于表层改变，并 

没有真正形成具有中国个性的摇滚乐。

摇滚要发展，就必须进行不同方向的尝试。正 

是摇滚乐自身的推动助力，才使得方言摇滚有可 

能产生，并成功翻转。学者成露霞说“任何音乐活 

动只有具备本土属性，保持并发展本土文化的特 

殊个性，才能为本国关注所理解、接受”。⑫作为舶 

来品的摇滚乐，要想在中国的土地上获得长久的 

生命力，必须要“进行中国化的改造，使其真正成 

为适合中国人审美观的中国摇滚乐”。⑬

以苏阳乐队为例，方言摇滚大都运用方言演 

唱，这些土里土气的方言朴拙又实在，有趣也鲜 

活，让人听了以后产生对乡音乡土的强烈怀恋和 

追忆。加上民歌曲式的沿用，以及民歌式的喊唱， 

这使得外来的摇滚与本土的音乐巧妙碰撞，迸发 

岀一种全新的魅力。听众在觉得耳目一新的同时， 

也能复苏内心的认同感与归属感。人们在良久的 

回味中体会着两种音乐激越的震荡，奇妙的交汇。 

这种音乐艺术架构起了现代和历史的桥梁，外来 

和本土的桥梁，达到一种纯真之境。乐评人李皖 

说：“参差多态的方言歌、民族调，共同进入了本 

土、民族、民间的腹地。与此同时，西化运动的'中 

国摇滚’正在走向低落。”⑭中国摇滚迎来了一次本 

土化的自我改良。

方言摇滚恰好契合了中国摇滚乐自我突破的 

转向，成为中国摇滚乐进行自我创造与发展的重 

要表征。方言摇滚乐的产生和兴起,正是摇滚乐试 

推演进的例证。

四、结语

中国摇滚乐自诞生至今已经坎坷发展30余 

年，虽然经历了很长时间的压制期，但是仍然没有 

阻止它的进步与发展。尤其近年来摇滚乐开始被 

官方媒体推送至大众面前，开始摆脱地下状态，走 

向地上。在这种良好的文化态势中，方言摇滚也开 

始兴起，这也意味着中国摇滚迎来一次新的发展 

机遇和历史突破。

从符号学角度看，方言摇滚的双重标岀性翻 

转是由文化异项的摇滚翻转与摇滚乐异项的方言 

翻转叠加产生的。标岀性翻转一方面是文化语境 

的变化引起的，自由多元的文化语境让人们对艺 

术和音乐的选择更加丰富，而另一方面则是由于 

文化试推机制的助力，必要的标岀性试错是中国 

摇滚乐得以长久发展的关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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